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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文·赫定及其《我的探险生涯》
（代 序）

杨 镰

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是西域探险史的知名人物，也是著作等

身的学者、作家。正是靠有关西域探险的著作，使斯文·赫定“走出

了”西域探险史，广为人们所知。他所写的有关中国西部的书，有

通俗的探险考察记，也有相当艰深的学术专著。前者曾以二十余

种文字出版发行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。就中国读书界而言，

其中最有名的是《我的探险生涯》（即《亚洲腹地旅行记》）。

一

����年，斯文·赫定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。父亲是个普
通的知识分子，终生都对他的探险事业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。

��世纪后半期，正处在所谓“世界地理大发现”的热潮中，而
法国多产作家儒勒·凡尔纳的小说（尤其是《海底两万里》、《格兰特

船长的儿女》、《神秘岛》三部曲）、美国记者斯坦利的《黑非洲探险

日记》，风靡一时。受时代风习的影响，赫定自幼就酷爱阅读有关

探险的书籍，尤其是喜好探险家的传记。

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，斯德哥尔摩倾城出动，欢迎打通了北冰洋
东北航线的瑞典极地考察船“菲加”号返港。就在这天，欢迎人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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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十五岁少年斯文·赫定为自己选择了充满冒险、发现和荣誉的

生活道路。那时他酷爱画画，在他为《海底两万里》作的插图和试

画的北极、南极探险考察连环画中，寄托了自己对未知世界的向往

和渴望。����年，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民族博物馆，我有幸亲眼看
到了赫定画的一册《北极探险史》，那是一部图文并茂的连环画，作

画的时间是����年，当时他年仅十六岁。他最初着意的是北极，
是无边的冰雪，平坦的苔原，爱斯基摩人和驯鹿；要战胜的是半年

“黑夜”、半年“白天”的苦寂，败血病，浮冰⋯⋯虽说都是探险，但

这和后来他终生面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、羌塘无人区、阿里的风雪

酷寒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！

����年夏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刚刚高中毕业的赫定向中亚
探险之路踏出了第一步。那时瑞典工业巨子诺贝尔（即设立“诺贝

尔奖金”的诺贝尔）在俄国开发中亚大油田———巴库。而远在异乡

的瑞典油田总工程师要找一个家庭教师，为随自己在巴库生活的

儿子补习功课。赫定应邀前往，时间是半年。就这样，先是俄领中

亚，波斯（即今伊朗），他一步步走向“亚洲的腹地”。����年��
月，他随一支驮队由俄国的东部小城奥希进入中国西部的重镇喀

什噶尔。那时他只是把喀什噶尔当作自己此行的极西折返点，在

����年�月就整装东返了。在当时他绝没有想到，自己的一生会
与中国、中国西部的新疆和西藏、塔里木和喀什噶尔如此密切地结

合到一起。

����年��月��日，在瑞典国王和诺贝尔的资助下，斯文·赫
定再次来中亚进行探险考察。重点是塔里木地区。其全程为

�����公里，历时近三年七个月。这是他再次（第二次）来到中国
西部。他首先在“世界屋脊”———帕米尔高原工作一年多的时间，

曾数次试图登上“冰山之父”———慕士塔格峰，但并未成功，好在他

并不是一个职业的登山家。他给帕米尔的柯尔克孜人留下了深刻

的印象。直到����年��月，我们到苏巴什村和喀拉库勒湖采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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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当地的柯尔克孜老人还能津津有味地谈起他的轶事，还记得那

个一心想征服慕士塔格的欧洲青年。此后，他把目标转向了塔克

拉玛干沙漠。几乎遇难于和阗河以北的沙漠，发现塔克拉玛干故

城———丹丹乌里克和喀拉墩，到通古斯巴孜特探访与世隔绝的“原

始”部落，自南向北首次横穿塔克拉玛干，抵达罗布泊并就其位置

形成全新的观点，被“末代楼兰王”昆其康伯克待为座上客，这些都

成为西域探险史的重要内容。此后他写出了《穿越亚洲》等著作，

并从此成为知名人士，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。

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年，斯文·赫定又来中亚进行了第三次探险考察。
这次无论从经验、目标和经费等方面，准备都更充分。对罗布泊做

认真的勘测是其最具科学性的成果。而塔里木河上的“处女航”为

艰难困苦的探险增添了迷人的情趣。发现楼兰故城是其一生最大

的收获之一，这其实也是整个西域探险考察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

一。而最激动人心的悬念，就是他想从西北部进入神秘的雪域净

土———西藏中心地带———的努力是否能成功。一次次的失败，可

以说让他碰得头破血流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才有新的探险的冲动。

为记述此行，他出版了游记《中亚和西藏》，还出版了八卷巨著

《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》。
赫定的下一次中亚探险是以西藏为主要目标而结构的。

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年间，他历尽千辛万苦，以若干次碰壁作为铺垫，使他
得以游历了西藏的西南部，在冈底斯山脉，他所做的探险考察和测

量，至今仍然是无可替代的。一篇评论中提到，以写西藏著名的作

家马原，就从赫定的西藏探险活动获得了许多灵感；而诗人马丽华

的《西藏人文游记》，也曾一再引称赫定的见闻。虽然他历尽千辛

万苦，最终却也如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一样，未能抵达目的地拉

萨，但却因祸得福，在几年间将羌塘无人区和阿里的万水千山走

遍，不但写出了《埃佛勒斯峰》（即珠穆朗玛峰）、《冈底斯山脉》、《穿

越喜马拉雅》等通俗游记，还完成了十二卷本的巨著《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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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西藏南部科学考察报告》。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一个时期内，斯文·赫定因其

亲德的立场，受到了舆论的抨击和社交界的冷遇。但他毕竟是有

世界影响的著名人物。����年夏天，赫定从自己的环球旅行中归
来。在美国时，出版商向他约稿，希望他写一部通俗的自传，这种

稿约以前也多次遇到过，但他从未把它列入议事日程。也许是恰

逢他正在反思一生之时，也许是他需要靠回顾来鼓起自己面对低

谷的勇气，也许是他在寻找新的突破口以便重新踏上征途，不管到

底为了什么，这次他又在书斋里坐了下来，为自己写一部生平回

忆———自传。这部名为《我的探险生涯》（又译为《探险生涯》、《亚

洲腹地旅行记》�）的书很快就面世了，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

成功。先是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，之后立即就出瑞典文、德文

版⋯⋯几年间，竟风行草偃，一口气被译成了十几种文字，成为赫

定著作当中最脍炙人口，译文文种最多的一部。

随着《我的探险生涯》的问世并获得普遍好评，赫定也重整旗

鼓，又一次回到了久违的亚洲的大地。����年，赫定下榻于北平
（即今北京）六国饭店（即今北京饭店贵宾楼）。经过艰难的谈判和

准备，����年�月�日，赫定从北平的西车站乘火车出发了。这
次他和中国学者徐炳昶教授共同率领一支多学科的现代化科学考

察团———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———走向西北的大漠和草原。斯

文·赫定当然不是第一个西域探险家，但他是近代把西域探险引入

国际社会的第一人，是首开西域探险的“古典时代”的先行者。他

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，在历史的转型期，率先使本是“单枪匹马”的

古典探险活动迈进了一大步，进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范畴。

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活动陆续进行了八年（为论述方便，我

�

� 虽然《亚洲腹地旅行记》这个名字更有名，但在本文当中，一般使用《我的探险

生涯》来称之。



一般把此后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年的中国西北公路勘测活动也归入其
中）。而在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年这八年间，斯文·赫定始终是这一大规模
的现代科学考察的领导和灵魂。在七十岁的高龄时，赫定才最终

离开了中亚神奇的大地。早在考察队踏上西北大地不久，赫定的

新著《回到亚洲》、《戈壁沙漠横渡记》（中译本名为《和征记》）等就

陆续问世。而三卷本的《亚洲腹地探险八年》（原名《中亚探险史》）

是其全景式报告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定又重蹈覆辙，以亲德的政治态度�

受到舆论的抨击。战后，他已年届八十。����年赫定去世于斯德
哥尔摩的寓所。他一生最后一封寄到中国大陆的信，是����年写
给友人黄汲清的，信中他对中国的新生表示钦慕，并要求黄汲清帮

助自己打听曾于西部同甘共苦的中国科学家陈宗器的下落。

斯文·赫定是一个盖棺而未能论定的人物，但是他的名字是与

中国，与西域探险密不可分的。只要是论及上述内容，就不可能对

他避而不提。他在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的时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，

不但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见，还留下了等身的著作。可以说，这

些书当中，《我的探险生涯》是一部广为人知的名著。从出版到今

天，已有七十多年，仍然拥有一代又一代的读者，尤其是青年读者。

甚至进而可以说，中国的知识界知道斯文·赫定其人，主要就是凭

藉的这本《我的探险生涯》。

二

《我的探险生涯》是斯文·赫定的一部自传。

自其出名后，出版过若干种赫定的传记。他的妹妹阿尔玛的

�

� 赫定的政治倾向不在本文涉及的范围之内，但这的确使他生前身后受到了许

多的责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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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哥哥斯文·赫定》是其中颇有名的一种，文笔清新可诵，但它

侧重于亲情和家庭琐事。对一个探险家来说，当然是不够的。乔

治·凯希的《通向亚洲的心脏———斯文·赫定生平》是较新的一种

（初版于����年），也许是有了一段时间距离，该书对赫定一生的
功过得失，能做冷静、客观的分析，但作为一个赫定这样经历的人

的传记，本书却略显单薄。����年，中国学者邢玉林、林世田的
《探险家斯文·赫定》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，这是中国人写的第

一部赫定传记。在此之前，如杨建新、马曼丽的《外国考察家在我

国西北》（河南人民出版社，����年）、金涛的《外国旅行家的故事》
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，����年）等书都为赫定辟出了一定的篇
幅，但到邢、林之书的问世，才填补了这一空白。

就我见过的而言，除阿尔玛书，斯文·赫定的传记无一不受到

《我的探险生涯》的影响，从结构到内容，都未离其轨范，也就是说，

至今为止，《我的探险生涯》仍然是认识赫定，认识西域探险史的主

要依据之一。而且，随着��世纪的到来，随着中国西部日益引起
更广泛的关注，“丝绸之路热”持续升温，随着中外学术界向中国西

部的倾斜，它的作用和意义也越来越受到重视。人们对百年来的

西域探险史的关注，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阅读倾向，有人说，“怀旧”

是现代人的“情结”，那么广大读者———特别是青年读者———如饥

似渴地阅读一些有特殊价值的旧著，就可以看成是对自己生活道

路的选择的检验和印证。

《我的探险生涯》的内容涵盖了赫定自幼到��年代的前半生，
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新疆、西藏就是全书的主要背景。一般来说，赫

定的著作有以下的特点：头绪清楚，文笔生动、准确、洗练。而《我

的探险生涯》则是其典型的体现。这也是它问世后盛行不衰的原

因之一。就全书而言，至少有这样两个段落是我百读不厌的，使我

难以释怀。一个是自第十八章到第二十一章，描写他在和阗河以

北的沙漠死界的“死亡之旅”和遇救；另一个是第五十四章“神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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庙宇———黑屋里的僧徒”，刻画了自我封闭在石室里苦修，以求灵

魂解脱的喇嘛（其中一个竟在暗无天日的石窟苦思冥想了一个花

甲）。通过前者，可以告诉读者，什么叫探险，探险家是怎样一种

人；而后者所展示的精神的力量和对内心的痛苦的自赎，使读者放

弃了旁观的地位，不由自主地走进了那个与世隔绝的密闭石

窟———没有人生的一切乐趣和生意的炼狱⋯⋯

当然，不管怎么说，《我的探险生涯》毕竟是写于七十多年前的

旧著，它所带有的偏倾、缺失也是随处可见的，对于这个问题，我想

我们既不必讳言，也不能脱离作者所处的时代去看待它。不管它

有怎样的影响，它只是一部反映过去的年代里在中国西部从事探

险活动的书，这就限定了它的认识价值和成败得失，都只是在上述

的范围里才有讨论的前提。

《我的探险生涯》出版不久，就传到中国学界，很快就有了翻译

出版中文的想法。����年，李述礼翻译的中文本由开明书店出版
了，题为《探险生涯———亚洲腹地旅行记》。中国学者徐炳昶不但

欣然为其作序，还曾称这本书为“科学的《西游记》”，“最好的少年

读物”（李述礼“译后记”）。����年，中国学者孙仲宽的译本又由
“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”印行，名为《我的探险生涯》。是“中

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”之一。李述礼的译本在����年之前曾一
再重版，����年后，台湾地区又延用旧译重印了若干次，前后累计
重印达十余次。����年上海书店又据开明书店的原本影印出版，
有人估计，它的总印数已有一二十万册。孙仲宽译本出版在后，但

因是理事会自印的，而抗日战争后理事会的活动已趋于停顿，所以

流传不广，不大为人所知。可以说，《我的探险生涯》是在中国发行

量较大的译著之一。然而，从今天的角度看，尽管已有了两个译

本，但仍有重版，甚至重译《我的探险生涯》的必要。那是因为，今

天它仍有读者，尤其是广大的青年读者。

在重新组织力量出版新译本尚有一定困难的情况下，为满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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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书界所需，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先将旧译整理出版。这一想法

得到了斯文·赫定著作权所有者———瑞典斯文·赫定基金会的理解

和支持，提供了该书的版权，并希望我来作一点校订、整理的工作，

以利于青年读者阅读。作为过渡，这不失为一种应急的方案。

三

由于李述礼的译本已重印过多次，所以我们这次的整理就以

孙仲宽的译本为底本，李述礼虽未说明所据的原文为何种版本，但

从他的“译后记”可知，那是一种德文本，孙仲宽同样未说明所据，

但据我推测，应是一种英文本。就中国翻译界的具体情况而言，英

译的总体水平较高。更重要的是，孙译是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

团员、著名科学家丁道衡� 校订，而且出版在李译本之后。从文

字本身看，孙译或更通顺一些。

我们知道，人名、地名的差异，是今天的读者阅读、利用��年
代译著的一个“关卡”。就《我的探险生涯》来说，这一点更为明显。

所以我们所作的整理，主要是就人名、地名略作统一工作。除一些

重要的地名，如“斯突柯木”（今称斯德哥尔摩），“施嘎资”（今称日

喀则）等等一律改成今天通用的译名之外，一些地方虽小，但在西

域探险史上较重要的地名，如“亚南巴鲁科尔”（今称安南坝），也按

今天的地图地名资料重做调整。人名如“贴木耳”、“铁木尔”、“成

吉斯汉”等，如不作一点归纳，也势必会增加读者的阅读难度。就

孙译本而言，译名本身的不规范是另一个问题。比方第比利斯，书

中曾译作“地勿列期”、“提勿利司”、“提弗利司”，一页当中就将同

一地方译成几个不同的名称，不作统一的工作，仍于读者不便，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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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量作了归并。上述情况一律加注了孙译的原文，以便读者查阅。

当然，必须说明的是，对人名、地名的校订工作只能择要进行，

有许多具体的地名就本无定译，自然也就谈不上“统一”或“归纳”；

也有属于古今、中外称谓本不一致的，这些都不属于整理的范围。

当然也不排除有应该改正的，由于我们的水平，却未能注意到。

对一些专有名词，也略作了校订，如高山动物盘羊（马可·波罗

羊）两种中文译本都译错了，便给予改正，并加注作了说明，又如把

原译文的“犁牛”一律改为“牦牛”，将后半部的“卢布”全改作“卢

比”等等。这里应该提醒读者的是，书中的“杨树”、“柳树”大多数

是指胡杨（或灰杨）和红柳（即柽柳），由于一时不易判断出，并找到

译者所据的原版本，而且工作量过大，称为杨树或柳树也非大错，

就没有一一甄别。

此外，一些明显的排印错误和误译的地方，也略作了一点校

订。这种情况，大多在译注中作了说明。我们总的原则，是在忠于

原作的前提下，尽量便利今天的广大读者。

在整理过程中，曾参考过李述礼的译本，但两种译本所注的地

名、人名的原文有相当大的出入。对这个问题，我们没有硬作统

一。

凡属孙仲宽译本原有的注释（数量不多），我们一律加了“原

注”或“原译注”，其他的注释则是这次整理时所加。有些原有的注

释，一时判断不出到底是原作者斯文·赫定所作，还是外文版的编

者所作，抑或是译者孙仲宽所作，只得暂以“原注”称之。

从现代翻译史的角度看，李述礼和孙仲宽都可以称为大翻译

家———否则他们也译不成《我的探险生涯》。所以存在一定问题，

那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时代的差异所致，也因为这本书的确不是

那么容易译成中文的，而且不管它们有什么缺点，今后的新译本只

能在它们的基础上产生。

上海书店的影印本出版后，立即受到了读者的欢迎。但遗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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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二三十年代的旧译的确在许多方面与今天的情况有着明显的

差异。由于时间和水平、学问等方面的限制，我们的整理工作肯定

很不理想；我们当然知道，即便再认真的整理，也无法替代重译。

但经过了这次的整理重版，我们实际上已经向重译迈出了第一步。

����年�月于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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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

前些日子，刘复教授� 告诉我，这本书《我的探险生涯》已经

译成中文，再有一个月即可出版，我实在觉得非常欣慰，因为我希

望这本书的内容可使中国学子———对于他们本国内部的探险同科

学考察工作有兴趣的———有少许的益处。

如书中所述，我在����年开始我在这块大陆的各地漫游。自
从我第一次旅行出发至今几乎经过半个世纪；当时我只有二十岁，

现在已是六十八岁了。而我对于亚洲戈壁及山岭的留恋绝未减

低。正相反，我觉得对于它们的留恋仍如四十八年前一样，那时我

把我早年旅行的岁月都消耗在亚洲西部各国里面。

����年，我最初走进中国国境，从此在中国停留下来，很少例
外的时候。

从����年我引导我的注意力到新疆地方，十分幸运的在那里
发现两个古代佛教城市的废址�，并在����年发现一个一千六百
年前的中国故城名叫楼兰。����年我又重到那里，在一间房子中
找到一百五十一块有中国文字的木简及纸片，这些发现引起各专

家在亚洲这些部分考古学上作一个比较彻底的发掘。

另一个极其引人入胜的问题是楼兰湖� 迁移的历史，这个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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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即罗布泊。

指丹丹乌里克及喀拉墩。

刘复（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），字半农。中国现代作家、学者。二三十年代任中瑞中国西
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的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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